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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下来吃饭了。莲，莲，赶紧下来吧。
这孩子，每天都得叫上三五回，一天到晚躲
在房间里做什么呢……

一个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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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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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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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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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这就是阿城离开老街的时
间。如果每一秒都可以换算成一个瞬间，
我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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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瞬间，我只要其中的
一个瞬间能够兑换一个永远，阿城可以永
远地陪着我走在老街里。阿城说，老街就
像是一本脊背泛黄几乎要脱线的老书，而
他只肯在这本书中留下属于他的一行字。
我把这行字标注在三水泾旁：你就在我身
边，我们一起在水中晃动着，像飘在风中的
两个剪纸小人。我把这行字写在老街的上
空：在这老街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都
是借来的，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收回去。
我把这行字刻在那把蓝色的椅子上：坐在
这把蓝色的椅子上，内心忽然涌动着一种
等待的感觉……

“莲，你每天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天
天摆弄那些照片，就能把日子一直过下去
啊？”

“我的事你不用管，我知道自己在干什
么。”

“我每天管你吃管你住，就不许我多说
一句话。”

饭桌上，我和阿婆又重复了这重复无
数次的对话。只是我听不到阿婆对我的唠
叨，吃完饭，我又躲进房间去了。今天，

我要带阿城去走十里长街的最后一段：石
曲街。

由北向南，静静走在老街上，河西街、
殿前街、牌前街、新路街、南栅街……走过
改造好的双边街，穿过不曾改造的老街，才
能抵达石曲地界。

穿过卖芝桥的时候，阿城一定会停下
来对我说，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更显静谧
祥和，老街上每一块石板都像是刻上了岁
月的沧桑，而每一户绿荫掩映的悠闲人家，
甚至是每一个摆摊设点的市井小贩，仿佛
都有一段悠远的故事。

曾经告诉过阿城，雨季里的老街是最
美的，美在那份柔媚与温婉。但这段未曾
改造的老街不同，除了那份柔媚与温婉外，
还多了几分苍凉、厚重与矜持。而我几乎
还找得到阿城留在这里的足迹，记得他喜
欢走在前面，走出一段路后又记得回头找
我，等我赶上他。我并非走路磨蹭，只是喜
欢看他四处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的
样子。或者是想在稀稀落落的断墙残瓦里
找到曾经兴盛的见证，或者是在低矮破旧
的老屋背后闻嗅到主人留下的气味，或者
是窃听平常日子里的家常对白。他的心那
样宽，可以容得下任何新奇的事物。

一路走，一路回忆。回忆里有愉悦的
因子，像是干燥的茉莉花，浸泡在热水里，
湿湿地小心翼翼地缓慢绽放。

记得我们并肩躺在南官河里的船上，
我问他，何为沧桑？他用一句话回答我：当
华美的叶片纷纷落去，生命的脉络才历历
可见。现在想来，这就是对沧桑老街的解
读。一切浮华终将消散殆尽，只有那些留
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和事，才会融进老街的
血脉，越久越是嵌入遗传的基因，成为血统
的锻造，越老越能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历
久弥新的激励。

终于，还是走到了石曲地界。眼前的
石曲街依旧狭窄，但已经铺设成平坦的石
板路。阿城肯定无法想象，曾经的石曲老
街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周边群众真实地
戏称它为“石路窟”。

就这样走到老街的尽头，依旧是两层
老楼房，依旧是水韵飘荡，并无不同。多数
人恐怕会皱着眉头嘀咕一声：就这样结束
了啊。但阿城不同，他会说：这老街开头开
得矜持，一路走来所到所见之处也不是偶
尔一来的人来得及细细咂摸的，因此结尾
结得这般不张扬，本该如此。

如果不开口问，如果无人愿意说，又有
谁会知道这里有着一位老路桥人心中最重
要的人物呢？一句“北御相、南国公”，就知

道老街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坐镇十里
长街的两端，一文一武，张弛有道，给千百
年来坐贾行商的老街添足了儒雅与霸气，
成为路桥人心中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而
“北御相”说的是坐拥老街最北端的杨晨故
居，“南国公”说的则是最南端的方国珍故
居了。

方国珍（1319—1374），元末农民起义
第一人。

杨晨《路桥志略》记载，方国珍长身黑
面、体白如瓠、力逐奔马，兄弟五人贩盐为
生。传说方国珍与当地盐霸蔡乱头发生摩
擦，官府收受贿赂，派兵捉拿方国珍。方国
珍正在吃饭，当即以桌为盾，以杠为矛，杀
了巡检。兄弟五人就此商议，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退至洋屿山，并在村口竖旗起义，
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
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没有“替天行道”的豪言，也没有“天
下耕者有其田”的壮语，方国珍的起义只
是为了要过上安稳的日子，这和那些最后
当上皇帝的起义者从最初就有本质的不
同。也许正因为此，方国珍最后选择的是
“保境安民”，选择的是接受朱家天下的
“招安”。

揭竿而起后，不出十日，投靠方国珍的
就达到了数千人。史上记载方国珍的军队
是善战的。起义后首战便大败江浙行省参
政知事多尔只班，不久又取得甬、台、温浙
东三郡。之后方国珍受元庭命，诏讨张士
诚。两军相交于昆山，张士诚的军队步骑
夹岸，旌旗数十里不绝，而方国珍的军队只
有区区五万。那时方国珍却说：“滨海之
地，步骑非宜，兵虽盛，不足惧也。”遂“身
率壮士数百，持苇席涂泥以冒矢石，奋呼急
击士诚军，大败之，亡七将军，死万余。”第
二天又战，七战七捷。

过着 “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的蒙古
族；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首饰制作一等一的
苗族；诞生孔雀舞的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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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少数民族总
有一份独特的魅力让我魂牵梦萦。同样，对于浙
江省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畲族，我心中一直
存有期待。

早期畲族族群主要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西
三省交界地区。宋、元时期大量畲民迁徙至福建
中部和北部，明、清两代继续北移，进入福建东
部和浙江南部山地。其中有一部分抵达安徽。在
新的家园，畲族人民叩石垦壤、耕山狩猎。丽水
景宁是畲族迁入浙江的最早落脚点。

景宁这片美好的山川留住了经历千年流徙
的畲族人民。晋朝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描
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遭战祸的安乐而美好的
理想境界，而畲民看中的是另一个也享有“桃花
源”之义的地方———封金山。此山位于景宁畲族
自治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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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澄照乡金丘村，是南宋畲
民迁来景宁的聚居地，是蓝姓畲民入浙的最早
发祥地。因当年垦地掘得黄金数斤，故被冠以
“封金”二字。

在进入封金山的途中，导游给众人唱了一
首《封金山》畲歌：“封金山上好田场，三万七千

串心洋。新开田地无粮纳，冬来收转谷满仓。封
金山上树木长，杉树杂树满山藏。山水地盘十分
好，年长月久采不光。封金山上好世界，蓝雷钟
姓人丁齐。住落封金开田地，旺出子孙有大细。”

歌词中寄予着畲民希望有一方乐土，过着
平静安宁生活的愿望。其实单从“畲”的构字结
构就可看出，“二人”育“小”孩，几亩农田享生
活。畲民信仰凤鸟图腾，所以在我们进入村子
时，就能见到畲族妇女佩戴的凤冠，这便是图腾
的踪迹。

拾级而上走进畲家，泥黄色的砖墙衬着黑
色的房顶，二楼的木栏杆上垂挂着正在晾晒的
菜叶。畲语中称房屋为“寮”，一般为木结构泥墙
茅草顶，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见到的大多房顶
为瓦片。房屋大多建造在山坡向阳避风有水源
的地方，虽无系统上的风水理论，但他们的宅门
和灶门朝向有一定的规制。

“客厅”的后面便是比“客厅”大上三倍的厨
房，依山而建的房子自有用水之道，主人家自凿
了一条流水线，用半边毛竹当管道，将点点山泉
引入储水池。一旁偌大的土灶台里正煮着一大
锅的猪肉，丝丝香气从锅盖间飘出来，这是我们
罕能闻到的原生态猪肉味。

厨房的另一侧，冰箱、微波炉等现代家电一
应俱全，可厨房的侧门边依然倚着几把农具。能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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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人的圆桌上扣着桌罩，趁主人家不注
意，我们掀起来一看究竟，肉和菜，荤素搭配共
有七八盘。看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不错。

作为游客，自然少不了旅游中的一项行程，
观看一场畲族姑娘和小伙子为我们表演的畲族
婚礼秀。我不愿多提，只觉得婚礼中“表演者”在
表演，或许是她们已经“嫁”了太多次。就像村口
的那只藏獒，它懒得搭理我们这一群过路的游
客，见我们靠近，只微微抬头，用两只小三角眼
盯着我们，它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拨又一拨叽叽
喳喳的说话声音。

入暮，一场篝火晚会如期上演，农耕、酿酒、
纺织等畲民种种生活形态一一以舞蹈的形态展
现给远方的客人。记得导游说，这样的活动原来
只有在畲族最隆重的“三月三”才会上演，而且
一年只有一次，由于游客的需求和商业的参与，
让眼前的表演变得重复，只要有游客想要观看
表演，当地的姑娘、小伙们也变成了职业表演
者。或许也只有游客的到来，才能让畲族每天都
沉浸在节庆活动中。

与我们一同观看表演的是一群杭州某小学

与当地畲族一小学结对的两校学生，虽来自两
地，可他们没有隔阂，在事先没有彩排的情况
下，上台合唱了一首我不知歌名的少儿歌曲，嘹
亮的歌声与熊熊火焰，一同印在心上。

回程中，仰望天空，繁星点点是我许久不曾
见过的夜空，黑得那么彻底，亮得这么耀眼。心
想，旅程中除了能欣赏到秀丽的风景之外，总有
一些事让我感动，譬如少数民族纯朴的风情，还
有学生们心手相牵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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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乡风情 情归心扉


